
 





































克什克腾旗植物志——蕨类植物门

2023年12月15日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

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

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正所谓“立治有体，

施治有序”。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的讲话

出自杨时（宋）《河南程氏粹言·论政篇》。原文为“立治

有体，施治有序，酌而应之，临时之宜也。”

确立政务管理有一定的规矩，实施政务管理有一定的程

序，根据情况决定如何具体的治理，这是根据当时情况应当做

的事情。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的十

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改革创新，从“法制”到“法

治”，从管理”到“治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

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释义：

出处：

1.单叶毛茛（毛茛科毛茛属）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短粗，斜升，着生多数淡褐色的细弱的须根。茎直

立，单一或上部有1～2分枝，无毛。基生叶通常1枚，肾形或圆肾形，边缘具粗尖裂

齿；常有2枚无叶的苞片。茎生叶3～7掌状全裂或深裂，裂片狭长矩圆形或条状披

针形，全缘，稀具少数牙齿。花单生茎顶或分枝顶端；萼片5；花瓣5，黄色，倒卵形，

具脉纹。聚合果、瘦果均卵球形。花果期5—6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的河岸湿草甸及山地沟谷湿草甸。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湿中生草本。古北极分布种。

2.浮毛茛（毛茛科毛茛属）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茎分枝，铺散蔓生，节上生须根，无毛。叶片肾形，3～5

浅裂，裂片钝圆，全缘或具2～3个圆齿，基部近截形或浅心形，两面无毛。上部

叶较小，3浅裂，叶柄较短。花单生；萼片5；花瓣5，黄色。聚合果近球形，瘦果

卵球形。花果期7—8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的浅水或沼泽草甸。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水生草本。东古北极分布种。

3.掌裂毛茛（毛茛科毛茛属属）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短硬或较长，簇生多数须根。茎直立，生长柔毛，

常自下部分枝。基生叶，有的叶片卵圆形，边缘有5～11个深齿裂，中央裂齿较大，

全缘或有小齿；茎生叶3～5全裂，裂片线形，全缘。花单生于茎顶和多数腋生分枝

的顶端；萼片卵圆形；花瓣5～7，倒卵形；聚合果长圆形，瘦果卵圆形。花果期5—7

月。

生境：生于山地沟谷草甸、泉边。

水分生态类型和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中生草本。东古北极分布种。

4.小掌叶毛莨（毛茛科毛茛属属）

别名：小叶毛莨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茎细长，斜升，稍分枝。下部茎生叶的叶柄长，上部的

较短或无柄，基部加宽成叶鞘，膜质，上部具叶耳。叶片近圆形或肾状圆形，

3～5深裂，裂片再分裂成2～3个小裂片，稀不分裂，小裂片条形或披针状条

形；沉水叶5～8深裂，裂片再分裂成丝状小裂片。花2～3朵着生于茎顶或分

枝顶端；萼片5；花瓣5，黄色。聚合果近球形，瘦果宽卵形。花果期7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和草原带的浅水、湖沼及沼泽草甸中。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湿生草本。古北极分布种。

每周健康问答

“头晕有时也称为头昏，是头内出现的不适感而又不能准确表达的

症状，可表现为轻微的不稳感、漂浮感、运动感，通常由低血压、脑缺血、

低血糖等疾病引起。”姜扬说，而眩晕是一种运动错觉，发作时并无外界

刺激，可表现为旋转、翻滚、摇摆、倾倒感和颠簸感等，有些类型的眩晕

在发作前还可能出现耳鸣或耳胀满感。

“晕头转向”时，我们应该怎么做？专家指出，需谨记“停、救、稳”三

个字。即立即减慢或停下正在进行的活动，症状严重的话需要寻求朋

友、家人的帮助，尽量降低重心，维持坐、躺或趴的体位，减少跌倒的发

生。若要探究引发“晕”的疾病，精准诊治、详尽查体和辅助检查必不可

少。我们一旦出现眩晕或头晕，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谨防耽误病情。

“晕”是病吗？

感悟：

 
每周学一“典”

立治有体
施治有序

摄影 哈斯巴更

摩托对于牧民来说是半个交通

工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遇到

下雪天，摩托车就走不了，这时候马

就派上了用场。克旗的马有一个传

奇的品种叫百岔铁蹄马。

百岔马产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

克腾旗百岔沟一带。中心产区的百

岔沟是西拉沐沦河上游水草丰美的

好牧场，气候宜人。但百岔沟是由无

数深浅不等、纵横交错的山沟组成，

沟长三百余里，沟内小山环抱，乱石

遍布，岩石坚硬，道路崎岖。

历史记载百岔生砥石，经过多年

锻炼，百岔铁蹄马堪称是砥石磨出来

的马，故有“百岔铁蹄马”之称。百岔

铁蹄马，它蹄子大，漆黑如墨，而且整

个形如碗，内扣紧实；爬坡下梁不纵

不跳，在乱石遍布的崎岖山路上也如

履平地；跑得再快，也不会磨损它的

脚掌，在内蒙古，铁蹄马是唯一不需

挂掌即可上路的快马，无论跑沙跑雪

跑山地，均耐力超好，且神速无比。

当地有民谚：“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

上百岔的铁蹄马。”

说到百岔铁蹄马，还有一个传

说。克什克腾是元朝皇家禁卫军的

一支，当年，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以后，

禁卫军保护着元顺帝一起逃到位于

现在正蓝旗的元上都，元顺帝病死

后，而明朝的军队当时气势正盛，一

路向北打到蒙古的老王城哈拉和

林。这时克什克腾为了躲避明朝的

锋芒，向东撤进了浑善达克沙地克什

克腾体验东边的大山里，连绵的沙山

保护了克什克腾，明朝军队回朝以

后，克什克腾逐渐散居到北部的草原

上，由此，从浑善达克沙地东边的沙

山到北边的贡格尔草原后来就被叫

做克什克腾。作为皇家卫队，克什克

腾曾经拥有全国最好的马，这个马种世

代繁衍形成了今天的百岔铁蹄马。

关于铁蹄马的来源还有另一个版

本，克什克腾旗南部的乌兰布统草原是

一个著名的古战场，当年葛尔丹进军北

京，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在乌兰布统两军

决战后，葛尔丹战败，撤回漠北，溃散的

军马流落在这里被当地牧民收养，从中

牧民挑选出优良品种，后来形成今天的

铁蹄马。也许这两个传说都是对的，克

什克腾和好马是有缘份的。

草原上的牧民对马的感情是

非常深厚的，如果只是观赏或者

养马供游客骑行，可能并不合算，

但还是有牧民开始养铁蹄马，当

地人相信，铁蹄马有着高贵的血

统。铁蹄马原本是成吉思汗禁卫

军的专用马匹。13世纪的蒙古高

原上，成吉思汗的铁骑曾如疾风

暴雨般横扫亚欧大陆。这些铁骑

大都从四大名马中挑选——克什

克腾的铁蹄马、乌珠穆沁的白马、

阿巴嘎的黑马；鄂尔多斯的乌审

走马。

据记载，1950年，铁蹄马在当

年 118 华里的那达慕大会上，58

分钟就跑到了终点。《克什克腾旗

志》里记录了铁蹄马参加比赛的

情景：“马身一纵，颈一伸，四蹄甩

开飞也似的向前追去。乍看如闪

电，再瞧似旋风，后蹄起的山石有

碗大，在半空飞舞，看的人都惊呆

了。同呼：真是铁蹄般!”

岁月更替，铁蹄马在减少。

没有了马，草原就没有灵魂，让铁

蹄马重回草原，这是每一个热爱

家乡的人共同的梦想。

散文

重回草原的铁蹄马
■张汉明

那时，我大概七八岁光景，一个

大清早，父亲喊我去羊圈帮他奶羊

羔。

正是数九寒天，我极不情愿离开

这火炕头儿和热被窝儿，但又惧于父

亲的威严，只好叽里咕噜爬起来，穿

上棉袄棉裤，趿拉着趟子绒棉鞋冲出

外间屋，迷迷糊糊跟在父亲身后往院

西的羊圈走去。

来到羊圈，一股热腾腾的羊粪味

儿扑鼻而来。地上趴着一只大母羊，

身下一滩血水正散发着咸腥气。母

羊身前趴着一只小羊羔，身上还裹着

黏糊糊的胞衣，上面沾满了羊粪沫

儿。母羊小心翼翼地舔着它的孩子，

舌头一伸一卷像一把小刷子，刷过小

羊羔的每一寸身体，一条儿又一条儿

舔痕密密地排布着，不一会儿，小羊

羔就浑身雪白，像洗过澡似的，那一

身细毛拧着劲儿，绕着弯儿，像王三

姑满头的环子卷儿。

羊羔颤巍巍地站起来，撅着湿漉

漉的小嘴儿去寻奶，谁知它刚一靠近

母羊那圆鼓鼓的双乳，母羊就噌一下

站起来，猛一蹬后腿把小羊羔弹翻在

地。“死玩意儿，不知道奶羔子！”父亲

骂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充满愤怒。

他随即两腿夹住母羊脖子，右手掀起

母羊一条后腿，左手把羊羔推到羊乳

下。母羊疯了一样，前扒后蹬地尥起

蹶子来，脑袋一缩便挣脱了父亲的挟

制，接着就是一通横冲直撞。这下坏

了，圈里所有的羊跟着跑起来，形成

一个白色漩涡，把我团团围住。父亲

抱起羊羔，气咻咻地去追母羊。母羊

警惕地和父亲对峙着，父亲走，它就

走，父亲停，它就停，一副寻衅的架

势。

父亲突然说：“截住它！”我哼哼

唧唧应了一声，心虚地移开步子，心

里直犯嘀咕：“这羊一身生猛，万一撞

我一头，那可就惨了。”“紧点儿！”犹

疑之间，父亲又一声令下，我硬着头

皮迎上去，马步半蹲做拦截状。事发

突然，母羊先是一愣，瞬间回过神来，

只见它低头，弓腰，身体后坐，这是卯

足劲头要出狠招儿啊！这时，父亲趁

势抓住母羊一条后腿，把它掀翻在

地。

母羊前腿刨，后腿蹬，甩头摆尾，

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父亲吼道：

“你骑上它！”我不敢违抗，只好哆哆

嗦嗦骑上去，让后两手紧紧薅住羊

毛，怕它一个蹶子把我甩下来。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

招儿。”绵羊巧借天时地利，整个反击

过程充满智慧。我骑上去还没坐稳，

它就驮着我满羊圈跑 ，羊圈墙裸漏

着秸秆茬儿和石头子儿，此刻都成了

它反抗压迫的天然利器。我那薅住

羊毛的小手背被它用力挤住，紧贴着

秸秆茬儿和石头子儿蹭过去，正一圈

儿，反一圈儿。我一撒手，连滚带爬

摔下羊背，一双手背全是殷红的口

子。我双手抱在怀前，老老实实贴墙

站好，而母羊依然高昂着头颅，眼珠

子瞪得像溜溜球。在我看来，那是胜

利者不可一世的傲慢。我强忍泪水

一声不吭，我知道，我的软弱会招来

父亲更加严厉的吼骂。

父亲终究没能驯服这只母羊。

后来，母亲把母羊的初乳挤出

来，轻轻抹在羊羔嘴巴上、身上，过了

一会儿，母羊凑过来，闻闻，再闻闻，

随后竟慢慢抬起一条后腿，小羊羔终

于吃到母乳了！它贪婪地吮吸着，粉

嫩的嘴角儿“嗞儿嗞儿”地冒着白沫

儿，像一个刚会吸奶的新生儿。

那个摔下羊背的小孩儿后来才

明白——爱与被爱需要磨合，需要适

应，但是，只要爱无杂念，足够纯真，

它的归途终究美好。

散文

爱的归途
■李云鹤


